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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彝族花灯及其教育传承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以云南蒙自市永宁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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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花灯作为彝族独特的民族民间艺术，是彝族民众将中原汉族文化和与西南彝族边地文化相融合的

产物。源于彝族民间祭祀活动，是一种歌、舞、剧相结合的地方民间戏剧，彝族花灯剧目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充

分阐释了彝族同胞将花灯艺术进行本土化实践的智慧，在其教育传承过程中凸显了特殊的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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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市是云南著名的坝区彝族聚居区，地名以彝族语言命名，彝族花灯就孕育在这片富饶之地，尤以蒙自市雨过铺镇永宁

村为代表。永宁村作为“彝族花灯歌舞之乡”，被列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项目。彝族花灯是

中原汉族文化和西南彝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集歌舞、戏剧、民俗等相交汇的彝族民间艺术。彝族花灯剧目丰富，表现

形式多样，充分阐释了彝族同胞将花灯艺术进行本土化实践的智慧，在其教育传承过程中凸显了特殊的价值和功能。 

一、缘起与流变:彝族花灯的历史文化语境 

（—）彝族花灯的缘起 

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对云南实行“改土归流”，使得大量中原汉族入编云南“军屯”和“民屯”，于此期间，士卒与民

众进行各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就是在此时，中原汉族的歌舞、戏曲等民间艺术进入云南。嘉靖年间，杨慎在其《观秋千》

中写下“滇歌赞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1](P98)正是对当时云南普遍兴起社火、灯会等民间文化艺术的阐释。清代中期，

源于中原汉族的社火、灯会等的云南花灯这一表演艺术雏形基本形成，逐渐在云南各地开始汇聚成独具地方特色的花灯戏和花

灯歌舞，蒙自市彝族的传统花灯即是成型于此时期。 

                                                        
1基金项目：2017年度全国民族教育研究合作课题(MJZXHZ17002)；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

2017年度课题(YXJDY1709)；2017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后期资助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5XMZ041)  

2作者简介:普丽春(1965-)，女(彝族)，云南蒙自人，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

文化与民族教育研究；王珏(1989-)，男，甘肃庆阳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孔秀丽

(1991-)，女，安徽亳州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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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彝族花灯的历史流变 

郑金洲指出：“一种革新或发明，如要为社会所接受，就必须合理地与一个社会的需求、价值观念和目标求寻一致。”
[2](P174)

花灯这一文化艺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就真正做到了被彝族社会所接受，彝族花灯在形成初期很大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影响，

然而随着花灯艺术对彝族文化土壤的吸收和融合，使其表演内容和音乐形式独具彝族风格。 

从蒙自彝族花灯形成发展历程来看，清朝光绪年间，蒙自永宁村以杨鸿仪为代表的一批彝族秀才开始发展彝族花灯，他们

在广泛借鉴汉族花灯和其他杂剧、说唱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对彝族花灯的表演内容和形式进行大胆改编和创新，《打花鼓》和

《鲤海朝山》就是蒙自花灯可追溯的早期作品。从这些早期作品的内容可推测出创作者个人的心理态势，这批彝族秀才由于怀

才不遇而愤世嫉俗，身居底层更能体察彝族百姓的艰辛与不易，如在《鲤海朝山》中，巧妙地将民团团长巧取豪夺的恶劣行径

汇编此中，塑造了一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鲤海”，夜撬壁洞入室抢劫，偷取他人供桌上的“神祖头”（彝族的祖宗牌位），

以此来暗喻团长偷看他人祖宗牌位里的土地契约，假造地契骗取田地的卑鄙行径。彝族秀才杨鸿仪在将花灯进行本土化的过程

中做出突出贡献，他积极倡导“作戏不为娱乐消遣而作，要有益于风化”等的创作理念，在杨鸿仪秀才的带领下，永宁村彝族

花灯渐渐形成了彝味十足的表演形式。 

从蒙自彝族花灯改编的传统剧目内容上来看，彝族花灯的早期创作人主张创作剧本要力争做到“唱词要有趣味，唱腔要有

韵味”，即是要求彝族花灯的创作改编的剧情发展需符合蒙自彝族同胞们的审美情趣和喜好。以彝族花灯剧目《花鼓》为例，

原本内容是一对汉族夫妻，从中原来到云南的种种表述，而彝族花灯则用一种彝族人的言语习惯使其本土化，把原剧中从甯州

（南京）到云南的途经地均改为云南境内地名，如昆明、通拇、簸西、拐甸、朋晋、阿迷、大庄、鸡街、乍甸、个旧、龙坎、

大屯等。更有甚者，彝族花灯抛开原剧中的情节，而是大胆地融入彝族尼苏人支系的传统家宴“五碗四碟”，将彝族饮食文化

与花灯巧妙而完美的镶嵌，“五碗四碟”即是金线吊葫芦（地咕噜
①
煮粉丝）、龙须虎眼汤（阿伯黑

②3
的螺蛳煮长桥海的海菜）、

蝴蝶戏珍珠（养菜煮玉米）、弯角婆娘穿套裤（豆芽菜炒大葱）、青蛙抱玉柱（青蚕豆炒蒜薹）、仙人扛枷（泥鳅炒莲藕）、柏枝

树上下大雪（茴香炒豆渣）等。经过彝族人在花灯表演内容方面“脱胎换骨”式的民族化和地方化之后，已经和原来中原汉族

的花灯大相径庭，形成了别具神韵的彝族花灯。 

二、多种路径:彝族花灯的教育传承方式 

永宁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雨过铺镇，距蒙自市 13公里，是彝族尼苏支系的聚居村寨。永宁村东邻草

坝镇碧色寨，南邻文澜镇映月村，西邻雨果铺镇仁厚村，北邻草坝镇大锅西村。全村共有 720户近 3000人，所辖 9个村民小组。

永宁村紧挨着长桥海旅游度假村，长桥海为自然湖泊，永宁人称湖为“海”，又因曾沿湖中轴线筑有一道约八百多米的长堤而

取名“长桥海”，长桥海彝语为“矣坡黑”，意为“湖底有涌泉的海”，面积约 27 平方千米，库容量达 5300 万立方米，是附

近村民生产生活取水的源泉，长桥海以高原喀斯特湿地、水生植物、湿地鸟类、田园风光和彝、苗、壮等民族风情为特色，被

列入云南省湿地保护名录。 

唱花灯、扭花灯和看花灯是永宁村数百年来的主要文艺形式和较有代表性的民间传统艺术，彝族花灯歌舞至今仍保留着传

统剧目二十余个，现代剧目十余个，每逢彝族祭龙节、火把节等重大节日或婚丧习俗时均会进行花灯展演，村里文艺队的演出

节目多是传统改编剧目和现代新编剧目。2005 年，云南省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普查工作，永宁村委会率先成立彝族花灯传习馆，

在红河州算是首屈一指。2011 年，云南省委文化产业办公室实施“土风计划”云南文化传承示范村建设，红河州蒙自市雨过铺

镇永宁村以“彝族花灯歌舞之乡”被列入首批 30个文化传承示范村建设点之一。 

                                                        
3 ①地咕噜:指蒙自的一种地方特色蔬菜。 

②阿伯黑:指长桥海旁边的一个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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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现代化是社会文化整合的传承过程，文化传承是民族传统文化得以持续创新发展的前提。教育是人类

社会文化传承的方式，科学的教育是立体的，可分为个体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四个层面，各层面相互交融、

重叠和互补，构成完整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渠道。
[3](P52)

永宁村彝族花灯的教育传承途径主要由以师带徒的个

体教育和以彝族花灯传习馆为主的社会教育构成。 

（一）以师带徒的个体教育传承 

民族民间文化总是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动态的民间文化如何长久存续，以师带徒是永宁村彝族花灯的独特

传承方式，代代传承，永不凋零。永宁村彝族花灯的师承代际从清末民国初期到现在共有七代，具体情况见下表。 

 

代 时间 名师代表 成员代表 

第一代 清末民国初期 杨鸿仪 杨汝揖（秀才）、李光明（秀才）、龙负图（秀才）等。 

第二代 民国初期 李展 
李正鹏（识字）、杨顺林（识字）、杨济川（识字）、李如意、杨学璋（识字）、普人十

（识字）等。 

第三代 20世纪 30年代 李树修 马应祥（识字）、李林甲、李云林（识字）、杨万青、杨李才、李如璋、李家才等。 

第四代 20世纪 40年代 李子厚 
李家斌、龙水、李善甲、李兴发（识字）、马玉（识字）、杨如凡、米如贵（识字）、

李泰保（识字）、李寿元等。 

第五代 20世纪 50年代 

杨錦辉 

普长兴 

普长兴、白正辉、李俊昌、杨忠兴、马玉成（初小）、李树元（高小）、龙金花（女，

高小）、李桂仙（女）、杨贵芬（女，高小）、李凤英（女）等。 

第六代 20世纪 60年代 

杨锦辉 

普长兴 

杨应华（女）、李彩英（女）龙琼花（女）、李长斌等。 

第七代 20世纪 80年代 杨锦辉 

李乔妹（女）、马金花（女）、周德仙（女）、李团芬（女）、李红亮、李泰来、李应芳、

李展发、林春和、李乔芬（女）、李章荣（女）、大李展芬（女）、李梅（女）、李莲仙

（幻等。 

注:此图表根据永宁村彝族花灯传习馆馆长李梅所提供的资料整理。 

（二）以彝族花灯传习馆为主的社会教育传承 

教育文化传承是将文化的实体进行剔除与融汇的过程，强调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及社会条件下的更新与变迁，传承过程的

流动和更迭为传统文化的更好传承提供新的生存和发展路径，彝族花灯在拥有传习馆后，更是为其新的绽放提供发展契机，为

其得到更好的保存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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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在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由红河州、蒙自市、雨过铺镇联合筹资建盖永宁彝族花灯传习馆

落成，传习馆占地 11.25 亩，投资约 150 万元，现传习馆内陈列反映彝族文化的展品，主要为花灯乐器、道具、民间刺绣、彝

族服饰、生产生活工具等百余件。传习馆现有老、中、青和少年儿童多层面组成的传习队伍 70余人，其中省级传承代表 1人，

州级传承代表 3 人。传习馆的成立保障了百余年彝族传统花灯、千年民间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现在永宁村的村民白天在田里

干活，晚上茶余饭后则会聚集到传习馆，由于现在永宁村也是洞经音乐之乡，为了更好地传承彝族花灯和洞经音乐，传习馆的

负责人进行了协调，每周二、四、六进行彝族花灯的传承，每周一、三、五进行洞经音乐的传承。彝族花灯的传承分为花灯歌

舞和花灯戏曲，在永宁村的花灯展演的伴奏乐器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彝族花灯还具有自身特色，由于永宁村邻靠长桥海，花灯的

展演内容和乐器均体现渔村特点，花灯的伴奏乐器“鱼鳞片（鱼体上取下的鳞片）”，把鱼鳞片含在口中吹奏，可谓“看不见

的乐器”，此乃是全省独有抑或全世界独有。 

永宁村彝族花灯传习馆在承担花灯和洞经音乐传承的同时，还肩负着花灯艺术的义务外出展演活动。1985 年，永宁村彝族

花灯队参加红河州原始民族歌舞会演出；1986 年，永宁村彝族花灯参加云南省红河花灯调展演，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出获得专家

好评;1994年，永宁村花灯队参加蒙自农村文艺会演;2000年，永宁村彝族花灯参加蒙自文化旅游暨石榴节庆典晚会演出。2006

年，永宁村彝族花灯传习馆成员参加云南省县域文化建设试点工作会议民间文艺演出;2006年，永宁村彝族花灯的传习活动被录

入云南电视台专题片《云南大不同》;2007年，蒙自庆祝中国第二次文化遗产日文艺宣传活动在永宁村举行，传习馆承担主要演

出任务;2008年，蒙自市文化体育局为整合现有的和处于分散状态的彝族传统花灯记谱资料，特聘余力老师主持编撰《蒙自彝族

传统花灯音乐》一书，永宁村彝族花灯作为重要参考摹本；2009 年，由蒙自市文化局主持辑录主要由永宁村彝族花灯传习馆演

唱的《蒙自彝族花灯唱腔音乐 108首》并成书。 

三、价值与功能:彝族花灯教育传承的特殊表达 

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是该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是维系民族情感、促进民族繁荣富强的活水源泉。彝族花灯作为一

种经久不衰的少数民族艺术，不仅是彝族人民的精神纽带，也是彝族人民生存、认同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蕴含着独有的文化气

质，其传承具有特殊的功能。 

（一）彝族花灯传承所蕴含的教育价值 

《论语·泰伯》中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阐释儒家对于人的修养的深层内涵，是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

完成于学乐，以此概括儒家教化民众的思想精华。此句诗也可运用于彝族花灯中所蕴含的智育、美育和德育等教育价值，以此

使得彝族花灯的接受者加深对真、善、美等的认识，并进一步将其对真、善、美的追求付诸人生与社会实践活动。 

1.智育 

一般人往往把智育看成是传授和灌输知识的教育，因而导致了应试教育、知识测验、死记硬背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与教育

观念。尽管文化知识教育的意义不容忽视，但这绝不是智育的全部内容和目的，其实智育不仅仅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

织地传授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而且它还应该是开发智力和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彝族花灯在教育传承的过程中体现了独

特的智育功能，其智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培养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力是指人们的大脑活动有意识、有规律的运用感觉和知觉器官的一种认知能力。观察力是

人对周围事物的好奇、态度和能够参与进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能力，但是人的观察能力却不是固有的、先天就形成的，而是主

体在生活各个领域中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用鼻子嗅味、身体的各个机能和器官都在共同运作提高人的观察力。彝

族花灯的舞蹈特点是以十字步为基本舞步，一脚跟先落地，另一脚后踢，踩不正规的十字步，扇花似汉族花灯的满扇，但没有

满扇的动率过程，是以手腕的内转外翻带动扇花的半转型，成为一抱一瓦的呆板型扇花。[4](P87)这些彝族花灯的舞蹈动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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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了彝族同胞在创作舞蹈动作时的注意力专注集中，对于彝族花灯的学习者而言必须具备灵敏的观察力来洞察花灯动作中

的一颦一笑，进而模仿花灯，实现惟妙惟肖的表演花灯。彝族花灯作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其传承方式主要是口传心授和耳濡目

染的方式，彝族人民在唱花灯、跳花灯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必须要合着音乐的节拍，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一切学习均需

要敏锐细致的观察力。 

其二是培养稳固的记忆力。记忆力是人们将存储在大脑中的已经发生和出现过的人和事，重新提取和回忆的能力。2008年，

为响应国务院刊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云南省政府组织省内、州内、市内的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及民间

艺人，经过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编撰出《彝族传统花灯音乐》一书。但在此之前，作为彝族花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

花灯音乐是没有曲谱的，完全靠口耳相承来传承，彝族花灯曲调丰富，旋律的情感色彩变化万千，有的轻快悠扬，有的深沉悲

切，有的热情跳荡，有的迂回婉转，其容量之大，艺术造诣之高，离不开较强的记忆力。由于彝族花灯不仅吸纳融合了汉族戏

剧中唱、念、做、打元素，而且也融入了彝族的民间文化特色和永宁村长桥海水域文化等表演内容，演唱和表演风格都具有一

定的难度，因此彝族花灯的学习者必须在日常的学习中全神贯注，透彻牢记这些复杂的演唱结构和表演技巧。另外彝族花灯是

集歌舞、戏剧和民俗整合为一体的彝族民间文化艺术，表演花灯之时，均要举行“请灯神”和“送灯神”的庆典仪式，而在这

其中有很多的禁忌要求，这就要求表演花灯的人员熟悉和牢记仪式程序的每一步。所以在表演花灯的过程中，刺激了大脑对信

息的加工和处理能力，提高了表演者的记忆力。 

其三是培养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的大脑把已经存在的事物重新加工创造，在事物原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表象并给

予新的特质的过程。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极其重要甚至超过对固有的知识的学习，知识的内容是固定的、有限制的，然而

想象力却能超脱所有，是人类前进的重要因素，并且是知识生产的来源，许多的科学实验和科技创新均是想象力的成果，没有

想象力，将没有进步。”[5](P487)彝族花灯一般会在各种彝族传统节日、红白喜事以及日常的生产劳作中进行，舞台上所表演的

彝族花灯，则是通过发挥想象在原有的基础上华丽蜕变，最终使得彝族花灯称为彝族的代表性文化之一。彝族花灯的表演者在

塑造人物性格时，必须发挥表演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大可能地展示剧中人物特点，如《卖桥》中师大力借贷官银修桥的机智应

变能力，就需要表演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将其眼神和神情更好地诠释。另外，彝族花灯在表演的过程中，伴奏乐器鱼鳞片的使

用也充分彰显了彝族民众的想象力，创作者们把贮存在头脑中的事物表象与自身的情感态度相结合，从而使彝族花灯的表演达

到最佳状态。同时，彝族花灯的观众通过观察表演者的动作和表情来揣测剧中人物特点，长此以往也可培养其丰富的想象力和

洞察力。 

2.美育 

几百年来，彝族花灯像清爽的山风，像欢快的山溪，像燃烧的火把，像灵动的流岚，传承不衰。彝族花灯的独特律动及韵

味，在腰、胯的扭闪律动、脚的交替跃动、手的欢快拍节间，演绎生命如歌、青春如火的炽情，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爆发力，充

满了浓郁的形式美、内容美、意境美，旁观者皆会萌生跃跃欲试之感。此外，百多年来，经彝族花灯艺人改编的传统剧目和创

作的剧目也很多，他们皆主张改编创作剧本要力求“唱词要有趣味，唱腔要有韵味”，这里倡导的唱词趣味，实质是要求剧情

的发展变化要符合彝族群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要求。以《花鼓》剧目为例，其中有一段自报家门：“我们夫妻凤阳人便是。我

们从风田来云南，来了十七八天了，下了二十七天的细雨，围在城隍庙内。垫的是高粱秆，盖的是肚囊皮，烧的是稻草火，烤

的是黑炭，今日天气晴和，待我呼出小二头家妈来，打上几套花鼓，唱上几句凤阳，庆贺各寨老幼”。这些道白是非常“云南

化”“地方化”了。彝族花灯是彝族同胞热爱美好生活，歌颂民族富强，表达情绪的艺术表达方式，抒发了其追求艺术的浪漫

情怀。 

3.德育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是最基础、最决定性的因素，成年人的心理只不过是其童年经验的直接投射。诸如热情-冷淡、利己-

利他、乐观一悲观等基本性格特点，在个体生命的最初几年已经基本形成。”
[6](P219)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这番话折射出个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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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的早期性和紧迫性。在正规学校教育出现之前，儿童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这一媒介，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要教育

内容，而彝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花灯艺术无疑对彝族人民的早期道德启蒙、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起到寓教于乐和“润物细无声”

的奠基作用。例如《打花鼓》剧目，于演唱者嬉笑怒骂中讥讽和嘲笑统治者残酷，在滑稽嘲弄中抨击巧取豪夺者。永宁花灯第

四代传人李树修、李子厚根据本地民间传闻轶事创作的《雷震地》，教育、规劝人们要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第六代传人杨锦辉

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花围腰》，歌颂了彝族妇女的聪明智慧和勇敢精神。这就是所谓的“作戏不为娱乐消遣而作，要有益于风

化”，通过这些彝族花灯作品的推广演出，使得彝族同胞从小养成了团结互助、热情谦卑、真诚待人、惩忿窒欲、勤劳朴素的

传统美德并代代薪火相传。 

（二）彝族花灯教育传承所彰显的社会功能 

歌德曾说：“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这种热情不仅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彝族花灯作为彝

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彝族花灯表演的内容和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彝族文化认同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彝族花灯在其演绎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塑造彝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增强彝族团结向上的民族凝聚力、促进彝区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等社会功能。 

1.塑造民族性格 

彝族花灯的剧目内容主要包括彝族的创世史诗、传统习俗、美好爱情故事、生产劳动及个人生活经历等，所蕴含的传统知

识涵盖了彝族先祖们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彝族的起源和彝族所经历的发展演变，通过花灯的展演使得彝族后代潜移默化中了解

自己的光辉历史与璀璨文化。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在高山环绕，起伏较大的山地生活，逐渐形成了清脆嚎亮的原生态嗓音，通过

一定的语调和词曲来表达激情豪迈的生活气氛，从而形成彝族丰富多彩文化的文化类别。花灯艺术伴随着生产生活的表演内容

早已遍及彝家各个角落，与彝家人形影不离，相映成趣，塑造了彝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会说话就能唱歌，会走路就能跳舞”

是彝族文化艺术底蕴深厚的最好阐释，例如彝族花灯“打渔”中的勤俭持家，“步要踩弦点，扇要舞弦音”中的团结协作，“唱

词须有韵味”中的包容与创造，花灯不仅培养彝族人民的乐观、豁达、经历风霜雨雪却毅然自信的坚强意志，更潜移默化地彰

显出彝族人热情豁达、团结协作、淳朴善良、勤劳睿智的民族性格。 

2.增强民族凝聚力 

民族或者族群，不仅分享着相同的语言习惯、相同的生活环境、相同的经济生活，还要有更为有意义的精神上的相同的民

族文化和相同的心理素质。彝族花灯是一项参与人数众多，男女老少皆宜的表演艺术，每逢重大佳节、红白喜事、新房上梁等

活动，彝族同胞们会特意举办盛大的彝族花灯活动，在特定的与众不同的时空里，在热烈欢畅的氛围中，参与者合着音乐欢快

舞动，踩着节拍纵情旋转，原本不熟悉的人在跳花灯场上变成了兄弟姐妹，在载歌载舞中分享经验与喜悦，拉近彼此之间的距

离，排解身心的疲惫，赶走不快的情绪，重新迎接美好生活，表达对生命的感激。情感随着舞蹈动作的变化而演绎，情动而身

动，身动而情动，形成对本民族的情绪共鸣和灵魂上的交流。人们随着音乐的转换，变化着舞蹈动作和内心的情绪，想象着民

族的兴衰历程，唤起内心对民族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起身为彝族人的自豪感和荣耀感，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稳定和繁荣昌

盛。 

3.促进彝区的经济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事实，与经济相伴而生，在悠长的岁月历程中，互相砥砺。文化给经济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

义，经济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然要受到经济这一物质基础的制约，但文化的繁荣又反

过来反哺和刺激经济的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彝族花灯作为彝族人民的杰出艺术珍品，其所散发的经济价值不

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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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永宁村作为彝族花灯的发祥地之一，对彝族花灯的形成及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自 2004年以来，该村在当地宣传、

文化、民族、旅游等部门牵头下，依靠永宁彝族花灯传习馆、彝族尼苏古乐团、十里铺农家乐艺术团等文艺团体打造以永宁彝

族花灯为代表的蒙自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彝族花灯真正成为蒙自乃至红河州的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

众。彝族花灯展演活动中的参与者需要穿戴民族服装，推动了当地服装行业的迅猛发展。此外，蒙自市政府结合长桥海休闲度

假区的建设，永宁村的彝村村貌，古迹文化以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建设了一条集彝族花灯歌舞、民族风情为一体的长桥海民

俗旅游精品线路。这一方案的成功实施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住宿业、餐饮

业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充分彰显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之，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结晶，其中不仅有适应周遭环境的传统知识，更有对信仰、民俗、音乐、

舞蹈等的种种认识和体验，传承民族的特有文化，是一个民族存续之根。彝族花灯就是彝族众多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历史悠

久、内涵丰富，独特的彝族花灯不仅储藏着彝族人的聪颖智慧，而且也蕴涵着彝族人的审美情愫。彝族花灯的教育传承既传递

着彝族的古老文化，也不断塑造和培养与时代相适应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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